
去普者黑旅游，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是天鹅
湖，它是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外景拍摄
地。天鹅湖有孤峰清流、洞幽石奇的灵秀，有
江南小桥流水人家的古朴神韵，有西湖波光潋
滟的明丽，有无比浩荡的万亩荷花，是彝家的
水乡，候鸟的天堂。

仙人洞村的民宿主人说，天鹅湖可以看万
鸟齐飞，是与天鹅亲密接触，感受人与自然、人
与动物和谐氛围的绝佳去处。来普者黑，天鹅
湖是不可不去的。

来普者黑的第二天，阳光格外明媚，与妻
前往天鹅湖，去品读普者黑湿地生物多样性之
美。普者黑是以喀斯特孤峰群、湖泊群、溶洞
群、湿地生态群为主的生态型湖区，从景区大
门的第二入口进去，就是天鹅湖。

放眼望去，湖面很大，一眼望不到尽头。
离湖岸还有些距离，已见湖面几乎被荷花覆
盖。山得水而活，水因山而媚。连绵的山峦，
如画的风景，绘就了一幅动人的晨景图，让人
感到亲切与震撼。

正值清晨，偌大的天鹅湖静谧而迷离，清
晰可见孤峰倒映的剪影。湖光山色间，一群一
群的白天鹅、黑天鹅以及大雁，悠然自得地结
伴而行。一股清凉潮湿的味道飘来，青山绿
水、蓝天白云环绕间，似乎能听到天鹅湖生态
脉搏的跳动。

站在湖畔，举目四望，湖边野花烂漫，水草

丰美，凉爽的风从摇曳的荷花尖上漫过来。湖
边有很多墨绿色的小船，当地人叫“柳叶船”，
它因船身细长，形似一片柳叶而得名。

我们租船下湖，水的边沿，一簇簇叫不出
名字的水草，漾动出条条涟漪，激起朵朵浪
花。船工不疾不徐地向湖中划去，船舷两旁，
荷叶间伸出着粉色与白色荷花。

就在这时，我们惊喜地发现，一群天鹅在
荷花丛中愣愣地望着我们。船工似乎习以为
常，说：“你们看那里。”顺着船工的指引放眼望
去，湖湾的纵深处，水面上漂浮着上百只白天
鹅。

天鹅湖水质清澈透明，空气清新怡人，鸟
的数量、种类在增多，这里也成为候鸟的栖息
地。天鹅是一种冬候鸟，喜欢群栖在湖泊和沼
泽地带，主要以水生植物为食，每天早晚飞向
宽阔的普者黑水面。

天鹅湖的天鹅没人照料，成群结队地在湖
面上游弋。近距离观赏它们美丽圣洁的身影，
是需要好运气的。妻有些兴奋，正准备拍照，
船工一边撑船一边说：“别急，等会儿再拍不
迟。”

船工是行家，他知道，在天鹅湖里，天鹅或
群起低飞，或呢喃私语，或亢奋长鸣，身影所到
之处造就的碧绿波纹与银色水花的灵动之美，
才是每一个摄影者真正的期待。普者黑的天
鹅与别处不同，在湖中有几百只高贵的黑天鹅
和美丽的白天鹅聚集，这正是船工叫我们“别
急”的原因。

天鹅湖占地3平方公里，生活着众多动植
物，鱼兽鸟类有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以及
海菜花、野菱等国家二级保护植物。仅候鸟就
有大雁、天鹅、苍鹭、白鹭、钳嘴鹳等100多种1
万多只。像这样有几百只天鹅在一起生活，可
以供人观赏和放飞的场景，还是第一次听说和
见到。

天鹅群在普者黑的山峦、清水、荷田、蓝
天、白云间，与水中的虾群形成了完美的生态
系统。眼前又是一片宽阔的湖面，水天一色。
左侧，大片的荷花静静地铺在湖面，几百只天
鹅聚集着，有的在湖中徜徉，有的在岸边散步，
有的在天空飞翔，有的在水中捕鱼，有的在岸
上休憩，有的在打闹嬉戏，有的在引吭高歌，有
的在曲颈梳理羽毛。

在这里，除了能观赏到人与自然、动物和
谐相处的天然佳景，还能学习到很多湿地科普
知识，勾起人们对大自然的无限向往与遐想。

■毛毛 摄影

品读天鹅湖
李跃平

南荷北佛

“日落西南第几峰，断霞千里抹残红。”郊
外的风掀起衣摆时，忽然读懂古人为何要“追
云”——天幕上的火烧云，正以液态的红色奔
涌，像被谁打翻的鎏金炉，在楼宇间隙流淌成
河。远处的塔吊，正以长臂作桨，划开这流动
的光阴。

儿时的追云，是晒谷场上疯长的剪影。放
学铃响，书包砸在门槛上的声音未落，已赤脚
踩过发烫的石子路，朝着天际线狂奔。天空是
永不褪色的巨幅画布，夕阳是颗摇摇欲坠的熟
柿子，把云霞染成金红的浪。那云霞时而化作
蹲踞的猛虎，在风里甩动斑斓长尾；时而裂成

腾飞的龙鳞，在山尖溅起火星。
踩着自己的影子追逐，看谁能先触到云的

衣角——小伙伴总把草帽抛向霞光，扬言“套
住一片云”。我踮脚去够草垛上的光斑，以为
抓住那抹红，就能留住晚霞。

那时的地平线没有钢铁森林，只有青瓦土
墙在暮色里起伏。奶奶唤归的声音混着炊烟
飘来，才惊觉晚霞已漫过肩头，把汗湿的背心
染成橘色。归巢的雀鸟掠过发梢，翅膀剪碎最
后一缕霞光，而我们的影子，早已在晒谷场上
织成蛛网，网住了整个童年的黄昏。

如今的追云者，把脚步换成了镜头与代
码。火烧云穿过智能大厦的玻璃幕墙，在VR
的镜片上折射出彩虹。无人机编队掠过塔吊

顶端，LED灯在云霞里明明灭灭，像撒了一把
会发光的星星。

千年之前“落霞与孤鹜齐飞”的诗句，藏在
智慧城市的云端数据库，而那个指着摩天楼奶
声奶气喊“云朵住进去了”的孩子，正举着数码
相机，追着光影跑。

暮色渐浓时，塔吊的金属臂仍在转动，看
见画面在重叠：晒谷场上赤足的孩童，与此刻
操控无人机的青年，隔着时光的河流遥遥相
望。他们追逐的从来不是某片云霞，而是未
知的向往——是千年前诗人在卷轴上落下的
第一笔丹砂，是如今工程师敲下的第一行代
码。

当最后一缕霞光褪成鎏金细边，缠绕着塔
吊缓缓舒展，听见风里传来不同时代的脚步
声。科技的星辰与自然的霞光，在时代的天幕
上织就新的图腾。那是传统与未来的经纬，是
童真与智慧的辉光，是每个追云者眼中永不熄
灭的火种。

原来我们从未停止追云，云在变，追云在
变，而追逐光的本能，永远年轻。

■心飞扬 摄影

追云
张洪林

太白湖畔

雷泽古寺的钟声在暮色中缓缓荡开，惊起
林间几只倦鸟。嘉靖二十年的这个黄昏，曹州
城外官道上走来几个衣衫狼狈的书生，他们背
着书箱，脚步蹒跚，显然是赶了很远的路。

“若玉兄，看这天色，怕是要下雨了。”年纪
最轻的李秀才抬头望着阴沉沉的天，语气中透
着不安。

韩若玉抹了把额上的汗，他年方廿五，眉
目清秀，虽满面风尘，仍掩不住一身书卷气。

“前方似有座古寺，咱们加快脚步，或可避雨。”
话音刚落，豆大的雨点已噼里啪啦砸了下

来。几人慌忙奔向路旁密林，想在树下暂避，
不料这雨来势汹汹，转眼已成倾盆之势。山林
间顿时雾气弥漫，小路泥泞难行。

“糟了，我的书箱！”一声惊呼，众人回头，
只见张秀才整个人跌进旁边沟里，书箱散开，
经书文稿被雨水冲走。韩若玉眼疾手快，一把
抓住张秀才的衣袖，几人合力才将他拉了上
来。

这场暴雨足足下了半个时辰。待雨势稍
歇，山林已彻底变了模样，雾气浓重，根本分辨
不出方向。

“这可如何是好？咱们迷路了！”李秀才带
着哭腔说道。

韩若玉强作镇定，“莫慌，既是山路，必是
通往某处。咱们顺着地势往下走，总能找到人
家。”

然而，他们在山中转了整整一天，不仅没
找到出路，反而越走越深。第三天清晨，几个
书生为了一颗野果险些大打出手，这才决定分
头寻路。韩若玉又饥又渴，眼前一黑，便什么
都不知道了。

等他再次睁开眼，先闻到的是淡淡的檀香
味。他躺在一张简陋的木榻上，身上盖着素色
薄被。环顾四周，这是一间整洁的禅房，除了
榻、桌、椅，再无他物。

“施主醒了？”门被轻轻推开，一位身着僧
袍的老者，端着一碗清粥进来。他须发皆白，
面容清癯，一双眼睛却明亮温和。

韩若玉挣扎着要起身，却被老者轻轻按
住，“你身子还虚，不必多礼。老衲是这雷泽古
寺的住持，三日前见你晕倒在山门外，便将你
带了进来。”

“三，三日？”韩若玉吃了一惊。
住持微微一笑，“正是。你昏睡了三日，寺

中懂些医术的慧明师弟为你开了几剂药，这才
退了高热。”他将粥碗递到韩若玉手中，“先喝
些粥，暖暖胃。”

韩若玉双手接过温热的粥碗，眼眶不禁湿
润了。他本是曹州邻县的书香子弟，自幼苦
读。这次与同窗结伴上京赶考，谁知途中遭此
劫难。想到自己险些命丧荒野，而今绝处逢
生，心中百感交集。

“多谢大师救命之恩。”韩若玉声音哽咽，
“晚辈韩若玉，本是上京赶考的秀才，与同伴走
散了……”

住持静静听着，不时点头。待韩若玉说
完，他才轻叹一声，“施主大难不死，必有后
福。既然有缘到此，便在寺中好生休养，待身
体康复再作打算。”

在寺中休养的日子里，韩若玉渐渐熟悉了
这座古寺。雷泽寺始建于唐，历经数百年风
雨，虽不复昔日鼎盛，却留着晨钟暮鼓的修
行。寺中僧人不多，加上住持也不过七八人，
却将寺院打理得井井有条。

韩若玉不好意思白吃白住，便帮着寺中抄
写经卷。他的小楷清秀工整，深得僧人们赞
赏。有时也与住持品茶论道，见这位老僧不仅
佛法精深，对儒家经典也颇有见解，二人常常
聊至深夜。

一日，韩若玉在藏经阁帮忙整理经书，看
见了一本《雷泽寺志》。翻阅之下，才知道历经
数次灾荒，寺中僧人每每开仓施粥，救助灾
民。最艰难的时候，寺中连住持的饭碗都典当
了出去。

“寺志中所载，可是真事？”当晚，韩若玉问
住持。

住持轻抚长须，目光悠远，“确是真事。那
还是三十年前，曹州大旱，百姓流离。寺中存
粮本就不多，还是悉数拿了出来。老衲那时尚
且年轻，亲眼见师父——那时的住持，将他的
景德镇瓷碗交给知客僧，命他换些米粮。”

“那碗……”
“不过是一只碗罢了。”住持淡然道，“佛门

中人，一瓢一饮，皆是修行。金碗与陶碗，有何
区别？”

韩若玉默然。想来自己寒窗苦读，不就是
为了有朝一日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吗？若真如
住持这般超然物外，又何必执着于功名？这念
想折腾了他整整一夜。

半月后，韩若玉已大致康复。这日清晨，
住持将他唤到禅房。

“韩施主，老衲知你志在科考，不敢久留。
这些散碎银子，你带着路上用。”住持将一个小

布袋推到韩若玉面前。
韩若玉连忙推辞，“大师救命之恩，晚辈尚

未报答，怎敢再受馈赠？”
住持摇摇头：“钱财本是身外物，能助施主

一程，便是它的功德。”说着，他起身从柜中取
出一只木盒，打开后，里面是一只洁白如雪的
白瓷碗，碗身细腻光滑，上面刻着雷泽古寺的
标记——一朵祥云托着一滴露珠。

“这是……”韩若玉怔住了。
“此碗是景德镇所出，乃寺中传承之物。”

住持将瓷碗轻轻放在韩若玉手中，“老衲将它
赠与你，望你记住：碗虽小，可盛乾坤；人虽微，
当怀天下。无论将来身在何处，勿忘初心。”

韩若玉双手捧着这只瓷碗，感觉它有千钧
之重。这岂止是馈赠，更是一种寄托。他郑重
跪下，“大师教诲，晚辈铭记于心。他日若得功
名，定当回来报答寺中恩德。”

住持含笑将他扶起，“施主不必执着于报
答。但行善事，莫问前程，便是对老衲最好的
回报。”

次日，韩若玉带着住持的赠银和那只精心
包裹的白瓷碗，踏上了去京城的路。一路之
上，他格外小心，将瓷碗贴身收藏，每晚住宿时
都要取出查看，生怕有丝毫损伤。

这只碗似乎真的带来了好运，路途异常顺
遂，他很快抵达京城，在大考中极为出色，以二
甲第十八名的成绩考中进士。放榜那日，他看
着自己的名字，先想到的，便是雷泽寺中那位
慈眉善目的老僧。

三年后，韩若玉赴济州任职。到任不久，
便带着厚礼重返雷泽古寺。

寺还是那座寺，只是更破旧了些。山门上
的漆色剥落得厉害，院墙也有几处明显的裂
缝。韩若玉心中感慨，整理衣冠，缓步走入寺中。

小沙弥禀告后不久，住持迎了出来。三年
不见，老僧的背更驼了，步履迟缓了许多，唯有
那双眼睛，依然清澈明亮。

“大师！”韩若玉扑通一声跪下，眼中含泪，

“晚辈回来了。”
住持连忙扶他起来，端详片刻，欣慰地点

头，“好，好。施主眉宇间多了份沉稳，想必这
三年来，颇有进益。”

韩若玉让人将礼物抬进来，有金银、布匹、
经书，还有特地请名匠打造的一套锡制茶具。
最后小心翼翼取出一只锦盒，打开后，正是三
年前住持赠他的那只白瓷碗。

“大师请看，这只碗晚辈一直悉心保管，从
未有一日敢忘恩德。”韩若玉将碗捧到住持面
前。

住持接过碗，轻轻摩挲着碗身，眼中闪过
一丝复杂的神色，命小沙弥取来一壶清水，缓
缓注入碗中。

“施主请看。”住持将注满清水的碗举到阳
光下。

韩若玉凑近细看，不由得吃了一惊。在阳
光照射下，碗壁竟隐隐显现出几行小字：“一粥
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
艰。”

“这……”
“此碗乃寺中祖师特制，唯有盛满清水，在

阳光下才能看见其中铭文。”住持将碗轻轻放
在石桌上，“老衲当年赠你此碗，不是望你珍藏
不用，而是盼你在日常用度中，时时看见这些
字，不忘民生疾苦。”

韩若玉怔住了。这三年来，他将瓷碗视若
珍宝，小心收藏，竟从未用它吃过一餐饭，喝过
一口水。他幡然领悟住持的深意——真正的
感念，不是将信物供奉起来，而是将那份精神
融入日常。

“晚辈愚钝……”韩若玉满面惭愧。
住持摇摇头，慈祥地笑了，“施主不必自

责。你今日能回来，足见心地赤诚。老衲只望
你记住：为官之道，不在珍藏一只碗，而在为百
姓端稳饭碗。”

韩若玉郑重起身，重整衣冠，深深一揖，
“大师教诲，晚辈永世不忘。”

那日，韩若玉在寺中用了斋饭，特意请求
住持应允他用那只白瓷碗。一碗青菜豆腐，他
吃得格外香甜。

临别，韩若玉又捐出一笔银两，嘱托住持
修缮寺院。但他心若明镜，比起这些金银，住
持更企盼的，是他成为心系百姓的好官。

回到济州任上，韩若玉将那只白瓷碗放在
书房案头，每日用它饮食。碗壁上那几行字，
更深深印在了心里。

次年春天，济州遭遇蝗灾，韩若玉下乡督
导灭蝗，开仓放粮。看着灾民领到粮食感激的
眼神，他忽然彻悟当年雷泽寺僧人施粥救灾的
心境。

那天晚上，他给住持写了一封长信，末尾
写道：“大师昔日赠碗之恩，今日方知真意。碗
中之食，来自民脂民膏；手中之权，系着万家灯
火。弟子必当时时警醒，不负所托。”

窗外，一轮明月高悬，清辉洒在书案的白
瓷碗上。那碗中的清水，在月光下泛着淡淡的
银光，仿佛盛着满天星辰。 ■苗青 摄影

饭碗
郭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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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文西武 苏有郎的报告文学《最后
一站》，题目既是画龙点睛之
笔，又准确传达中心论点，更具
启迪作用。天下之人，谁无“最
后一站”？这最后一站地该怎
么走？

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几亿老年人新的社会生态，怎
样转化为社会发展动力？作
者在书写曲宪忠故事的同时，
也在深入思考。故而，舍弃

“梨财神”“威县梨产业之父”
“威县梨产业奠基人”“全国离
退休干部先进个人”“燕赵楷
模”“最美河北人”等表述，而
选用“最后一站”，使作品更具
社会干预作用。

苏有郎舍弃以人物命运
吸引读者的惯例，只截取主人
公的最后一站，这增加了写作
的难度，却使作品产生了更深
广的社会意义。艺术规律是
艺术成功的积淀，打破固有的
规律并不容易，而一旦打破就
是创新，就需要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从而找到独特的
观点。

目前写老干部、老科技工作者“最后一站”的报告
文学不多，甚至绝无仅有。《最后一站》的指向性、历
史的潜在性，以及当代性便显现出来。这里的“最后
一站”，是隐喻，是替换，也是转喻，更是转义，是从有
关事物关联方式的观念，向另外一种事物、一种观念
的转移。

这是一种社会问题的关联，也是一种人生道路的
选择，更是一种人性的启示。

《最后一站》的另一个特点，是其深刻的辩证思
维。当前铺天盖地的新概念、流行词：内卷、后现代、
后真相、人工智能、元宇宙、元无知、原生家庭、底层逻
辑、躺平、AI写作、量子计算……只是将新生的复杂现
象快速归类，以降低人们的认知负荷，而在本质上只
是一种认知捷径，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却可能导致
思维的懒惰。

面对这一现实，认真严肃的报告文学作家，就必
须进行深入的辩证思维，以求面对实际问题，拿出自
己的真知灼见，这是报告文学作家应有的担当和责
任。

书中写到，有人说：“人家是私营企业，你管不着
人家。你只是县里一个顾问，既不是领导，又没有利
害关系，虽然是为人家好，但也不至于拔人家的树苗
啊！”曲宪忠说：“我是威县县委、县政府的顾问，不是
某个人的顾问。我是为了全县产业的发展，不是为了
某个园子服务的。我既然接了这个聘书，就要把承诺
的事情做好，不能照顾情面，不可心存顾忌。你承包
了我们百姓这么多地，你要赔了，给不了我们农民包
地费，我们农民咋整？十万亩的梨园事关长远，容不
得半丝马虎，否则就断了后路。”

一种思维方向前行受阻，换一个方向就行通了。
这是曲宪忠的辩证思维，也是作者的辩证思维。倘若
作者不赞同、不重视这一思维方式，也就不会选用这
一材料。思辨的力量全在于此。

作者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议论，也是深
悟其道，辩证思维，直指其要。“科学技术不是孤立的，
如果是孤立的，再好的技术没人用，也会被束之高
阁。……在我国目前基本国情之下，要想把科学技术
转化为生产力，还需要行政推动。”这是需要我们各级
领导干部充分思考的大问题，创新发展，怎么发展？

“如果没有曲宪忠，没有威县县委、县政府一直持续的
支持政策，就没有今天威县的梨产业。”这就是作者给
出的结论。

《最后一站》的艺术风格是朴实、淳厚、自然的，无
雕琢之痕，无尖酸刻薄之语。自然来自乡野，有的是
浓浓的乡土气。一草一木，一肥一水，一枝一丫，“日
拱一卒，功不唐捐”。

娓娓道来，都是威县的地，威县的人，威县的梨。
“威县一大怪，生孩子装沙袋。”一语道出了古老黄泛
区的风土人情。“他们干活口渴了，去村里小卖部买瓶
水。瓶上一层土，有的年轻人即使渴了也喝不下去。”
就这普普通通的一句话，便活画出了威县的现实，这
就是真实的威县。

程绍武先生在《一部展现退休科技干部形象的力
作》一文中，也提到“作品写的事迹详实，细节丰富，文
字朴实，很有艺术感染力，见人见事见精神，是一篇讲
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中的河北故事、邢台故事，
展现可信可爱可敬中国人形象的成功之作。”

朴素的文字，往往最能够反映一个人的真诚心
性。贾兴安先生说：“曲宪忠的‘文章’写在田野上的
田间地头，花蕊飘香的梨园里，梨果累累的枝头上；苏
有郎的文章，是让曲宪忠的音容笑貌‘复活’，身影和
姿态‘再现’。”

报告文学作家李春雷分析说：“在不动声色的行
云流水的叙述中，在保证纪实文学绝对真实的底线
时，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使纪实文学展现出多姿多
彩的思想性、艺术性、时代性风韵。”他还说：“形式貌
似陈旧，实乃别出新意”“看似平平常常的语言，实非
常人可为。用最普通词汇，写出最感人的故事，这是
作文的最高境界”。

苏有郎的朴实，就在于其语言朴实无华，没有炫
技之心以赢自己名利，只是实实在在地讲述一位可敬
的老人，一位人人敬佩的老人的感人故事。总之，此
作是以事写人，通过事件的复杂性，来揭示人物的性
格命运，揭示历史和现实内在的问题，讴歌老有所为
的高尚人格。

读苏有郎的作品，我们很自然地读出孙犁、刘绍
棠的味道。比如孙犁行文结构近于散文，朴素而自
然，有着浓郁的抒情色彩，充满着河北平原的乡土气，
并不追求情节的曲折和故事性，却善于抓住事物的某
些重要环节加以凸显，形成一种单纯、自然、质朴、明
净的风格特色。

我们再看刘绍棠为他自己提倡的乡土文学所归
纳的五个要素：坚持文学创作的党性原则和社会主义
性质，坚持现实主义传统，继承和发展中国文学的民
族风格，继承和发扬强烈的中国气派和浓郁的地方特
色，描写农村的风土人情和农民的历史和时代命运。
我们似乎觉得《最后一站》与以上这五条几乎一一对
应。

人在草木间，“人间至道，无非生息”。地气是土
壤的气息、土壤的气脉、土壤的气场，地气是灵气、是
生气，是勃勃的生机。乡土气是地气的扩展，是人气
与地气的融合，人是现代的人，地是当下的地，用纯朴
的乡土语言写当下的乡土故事，给人以真实、亲切、自
然之感。写出了与人民共情、共鸣、共振、共行的浓浓
深情，这就是《最后一站》的艺术特色。

也
谈
《
最
后
一
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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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衰的老屋卑微地挤在
旧时光的罅隙里
碎石和鸟鸣叠放的墙略略高过头顶
圈成一方方鸡鸣狗吠的屏障
家园的根深扎在晨昏的消长里

锁住洪荒的顽石托举起
光滑圆润的切面，咬合成
一条山村弯曲的驼背
那是青石铺就的负重和隐忍

穿过古巷
须有蝴蝶忽上忽下，忽左忽右
翩然轻盈的引领
惯常还会有奶奶声声的呼唤
攀附着牵牛花的藤蔓，高过了矮墙
低于巷道两侧拱起的房脊

古巷深深，古巷的天空窄窄
连月光都被收拢在
夜色里一只寒鸦的背后
但只要你拐个弯快步走出来
就会迎面与巷口的银月亮撞个满怀

山村古巷（外一首）

丁镇

山间即景
山的怀抱永远敞开着

爬山虎在更幽深的秋的时光里
结实地捆绑着石头

一只蜥蜴停在大山的脚背
光影漾动的巨石上
一会儿又出没在旁侧
清浅的斑驳里
些微凶险的诱惑中

苦桃树举着几颗毛茸茸的桃子
我知道桃子涩中带甜
因为它要把一颗苦楚的
种子带去远方

每一片叶子都是一个小小的宇宙
它把斑斓的掌纹
印在风里

每一株枯草都挺立在生命的
孤独里

我代替山：包容了这一切
也宽恕了一切


